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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紹慧 

 

對不起，我是知道你發願在即，不應該還問甚麼問題，但想到我不問，別人也會在心裡問

「你為什麼要當神父？」就像兩年前，你對 SJCCC的青少年說「再見」時，他們錯愕反應

不過來，從要理的教導應該高興，但萬般不捨又高興不起來，因為他們是愛你、敬你的。

當這消息傳到家長耳裡，一方面是鬆了口氣，年年為聖召祈禱，終於在我們科技城出了位

要做神父的青年，忙著向你父母道賀。興頭過了，又問自己，若是我，我會不會捨得讓唯

一的兒子進修道院？說是天主特別的寵幸，實際也是母子臍帶徹底的分離。這麼想著想著，

好像在那一刻所謂「祈禱聖召」，最好都是別人家的孩子，與己無關。但請原諒我的打擾，

你的發初願──神貧、貞潔、服從的終身承諾──是你整個人生的重要座標，經過清楚的

分辨麼？ 

 

 

現在就切入主題： 

問一：我們知道天主教內各修會依不同的服務宗旨陶成會士。你入耶穌會兩年才發初願，

要晉升神父還要研習約九年的神學和哲學，做神父要準備這麼多年，人生的大半不是都泡

在書裡了，你是怎麼看這件事？ 

 

這是真的，天主教會要求走向聖職之道者必須讀四年神學，並須具有相當的學術背景才能

去讀神學。但耶穌會培育的另外一大目標，是在事奉與祈禱中增長個人與耶穌的關係。雖

然我們在讀書，但是省會長仍然派我們繼續在我們身處的世界各角落為當地的社會弱勢人

士服務。我們也不斷地在我們生活中分辨聖神的動向以及活出聖依納爵所說的「在行動中

的靜觀」。雖然我們在讀哲學或神學，但是我們仍然活在這世界裡面，而且還在萬事萬物

中找到天主。以此來看，這九年的培訓實在比單單地「讀書」豐富很多。此外，將這九年

和以後（或許）還要做六十年的耶穌會士相比，不是很短嗎? 

 



問二：你在我們團體長大，柏克萊加大畢業後在太空總署從事預算工作，前途亮眼，在我

們的團體也出類拔萃，是青少年的大哥哥，他們很敬重你。如今你走向教會司鐸神職工作，

請問你的聖召於何種情形下產生？是漸進還是頓悟？誰對你的影響最大？ 

 

我意識到要走聖職這條路的過程是漸進的。從小就是天主教徒的我，瞭解我絕對不應該排

斥去當一位神父，就像一個男人絕對不應該排斥為人夫或為人父的道理一樣。一直到我大

學畢業以後，2010 年我才開始刻意地去分辨。在我以往的經驗中，認真的聖職分辨包括：

參加我們稱為「來看看吧」（若一 38-39）的聚會，與修會中的神父、讀書修生、和初學

生交談，特別是去耶穌會會院參加初願或晉鐸典禮，固定的見神師或聖召導師，參加為分

辨的避靜，以及每天祈禱。對我來說，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固定見神師，即使你尚未履

行分辨，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在申請的過程中，我變得越來越清楚天主在我過去二十年的

生命中，和某些時段所做的一切。我開始瞭解，我必須信任天主並讓聖神帶領我，去我該

去的地方。很幸運地，在 2012年聖神帶領我來到了耶穌會初學院。 

 

問三：你如何再三分辨，確定這是來自天主的召叫？請說說過程，因為我們團體有青年正

對此有困擾。 

 

在聖依納爵神操中，很大的一部分是要分辨神慰和神枯。神慰是你的靈魂覺得被天主滋潤

的一種經驗，神枯是你的靈魂覺得空虛與貧乏的一種經驗。我申請耶穌會之前的整個分辨，

最重要的神慰和神枯分辨，就是與神師或聖召導師談我的祈禱生活。 

 

在某一階段，我必須克服我們這一代青年的通病──很難做任何承諾的軟弱與無力。我告

訴我自己，認真去分辨，要不然就放棄。我越分辨，我越感覺到有樣東西把我拉向耶穌會，

這東西是我所不能形容的強烈感受，是一種不會消失的內在渴望。我記得有一次參觀初學

院，聽到初學院二年的生活是甚麼樣子時，感到確實很難度過，但是我沒有被嚇倒，多次

諸如此類在我應該掉頭離開的時刻，我想成為耶穌會士的內在渴望並沒有下降，反而驅使

我勇往直前。 

 

問四：於此過程中什麼是你再三考慮的問題？雖然在天主內，愛與喜樂具備動力，可是奉

獻的生命也免不了捨己與掙扎，可曾疑慮膽怯？ 

 

是的，我個人此生還未遇到任何一個人做分辨時，沒有疑慮的。我甚至會說，沒有疑慮是

一種不健康的分辨的記號。我發現要對付疑慮和不安，就是要問：它從哪裏來，是聖神還

是其他？聖依納爵談到「假亮光」的危險，將來自於惡神的，和來自於天主的混淆不清。

再次強調，這是為什麼固定的見神師是這麼重要。 

 

在一個華人家庭成長的我，我想在分辨過程中所犯的最大的錯誤之一是，擔心或害怕未來

的不確定性。接受這不確定性和信任天主，是我這初學生最主要的初學經驗。事實上，神

貧，也就是信任天主，是我進入初學院前必須要走的最後一步分辨。這些令我困於疑慮和

不安的時刻，都是我沒有凝視著天主或祂是如何在我生命中工作的時刻。所以，對於天主

的愛與喜樂帶來動力的這方面你是對的，但是，也源於同樣的愛與喜樂幫我度過困難，而



且鼓勵我給得更多。 

 

問五：在思維中，你如何看待神聖抽象的超性之愛和人間實體的情愛？ 

 

生活，大部分該是來自經驗而不是理論，這也同樣適用於在愛的上面。如果我一直只去想

天主的愛是什麼，而不從我的日常生活中去發現的話，我會發現耶穌會的生活很難，而且

近乎不可能。在方舟團體與生命發展障礙的人一起生活，在耶穌會與不同學校的青少年一

起工作，以及在其他的人身上遇到天主，這些都是我具體經驗到天主的超性之愛的方法。

事實上，這些愛的經驗在這二年中是很明確的恩寵。 

 

問六：神父中常因多種原因而跌倒卸除神職離開的情形，你英俊又親和，請問如何避免這

些問題？ 

 

首先,我覺得我需要澄清一個誤解。我想，把每一次離開神職的還俗看成「跌倒」，是沒有

正確地描繪「召叫」的意義。天主召叫男人和女人過結婚或獨身的日子，以便我們進入天

堂，很可能，一位神父在與他長上祈禱和討論後，決定天主現在召叫他進入生命的另外一

個階段。如果他還俗後的生活能幫助更圓滿的見到天主，然後進入天國，那麼我一點也不

會把還俗看成「跌倒」。在 2014年的此時此刻，因為我的人生經驗以及天主在我生命中的

工作，我會發願進入耶穌會，並願意在耶穌會度我一生。雖然我不知將來會如何，但我是

全心地渴望這種生活，願意與主共度一生。 

 

問七: 請問，未來當你竭盡心力的福傳，信仰的種子仍不見萌芽或是教友仍有名無實時，

你怎麼辦？ 

 

在初學中，我所學到的一些事是：我們在這裡，是工作於天主的葡萄園中，在目標導向的

社會裡，當我們很努力但成果很小時，「感到失望」是一種誘惑。不論如何，天主常常用

我們為祂播種，但收成是依照祂的時間表而不是我們的，非常有可能我們根本看不到果實，

或者不認識這種子所結的果實。重點是，我們在彼此的關係中找到天主，並在祈禱中時時

紮根於天主。還有一點很重要，要有耶穌會之內和之外的朋友，他們可以在我們的生活中

支持我們。這和婚姻生活很像，當生活變得困難或無聊時，結婚的夫妻是如何維繫他們的

召叫？我們也一樣。 

 


